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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吉森

在求职就业的季节，记者调查本
市的人力市场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
和就业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求职
者倾向于选择灵活就业模式。短期
工、临时工、线上兼职等就业形式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欢迎。与传统建筑业的
日结工、零工类似，新形态下的平台经
济、第三产业的灵活就业人数越来越
多，人力市场的零工化已成为明显的
发展趋势。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底，
我国的灵活就业人口已达到2亿人，
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4.3%。就业者不
受固定工作时间、地点和方式的限
制，根据自己的个人能力、兴趣和需
求，自主选择工作内容、方式和时
间。相较于长期聘用模式，短期就业
给予了企业和劳动者合作的灵活性，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不确定性也随之
增加，劳动者的相关权益也有可能得
不到足够的维护。

灵活就业的零工群体，是在“漂泊”
和“流浪”中生存的，是不稳定的生活状
态。不同工种，不同年龄的灵活就业者，
也有着不一样的经历和诉求。走近他
们，倾听他们的故事，我们也了解到，他
们期盼着能有更好的明天，也期盼在工
作中得到更多的保障。

大龄农民工需要更多意外险保障
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那天，66岁

的来津求职者周良在理发店修剪了一下
头发，剃光了胡须。他想尽快找到工作，
在零工市场，他也蹲守了好几天，虽然有
木工、水电工的技艺在身，但招聘者一问
他的年龄就拒绝了他。

周良有点不服气。“为啥？别看我已
经66岁了，但是我体力好、手艺精、吃苦
耐劳，为啥不要我？”他抓着一位招聘者
不放手。

招聘者无奈地说：“实在对不起，我
们只招60岁以下的。等到下一次有轻
体力活儿，我再来招你吧。你把你的电
话告诉我，我加你微信……”

连续遇到好几个不要60岁以上人
群的用工单位，周良有些失落和伤心，
他甚至感觉自己今年可能找不到工作
了。“年龄已过60岁，就像市场上翻了
肚的鱼，不值钱了。”他一边嘟囔着，一
边使劲儿踩灭刚丢在地上的烟头。

有打过照面的工友过来提醒他，

为了防范风险、降低工地上的事故
率，前几年全国好多个城市的住建部
门都发布过规定，不允许聘用60岁以
上的男工、50岁以上的女工从事施工
岗位。

周良也觉察到了这个年龄的门槛。
于是，他理了头发，穿得年轻一些，遇到
招聘的老板就说自己“还不到60岁”。
就这样，他被一位包工头相中，并且试工
非常顺利，很快就确认了日结工资和工
作天数。

第三天，施工方要给最近入职的临
时工办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据包工
头说，工地上的工作或多或少都有些风
险，现在管理得细致了，大风险的事故
很少有，但小的磕磕碰碰还是会遇到。
因此，他们会给入职的临时工集体购买
一份意外伤害保险。等周良把身份证
交上去后，第二天就获得消息：他的年
龄已超过65岁了，连保险公司也不愿
给他承保了。

遇到这个问题，工地上也知道他谎
报了年龄，要辞退他。“真是年龄不饶人
啊，倒不是体力跟不上，而是到了这个年
龄就讨人嫌了。老板、包工头会认为你
的身体担不了风险，就连投保也会被嫌
弃。”周良很是郁闷地感叹。

在零工市场，和周良一样的大龄求
职者有不少。一位来自湖北省的零工工
友会贴瓷砖、会改水电，可惜已经65岁
了。过去两三年，他在多地打零工，也是
因为年过60岁而被用工单位嫌弃，只好
来到北方闯荡试试。

去年初，天津市人社局和市发改委
等部门联合印发了《进一步支持农民工
就业创业的若干措施》，天津收集了适
合大龄农民工的就业岗位、零工信息，
在农民工专场招聘活动中持续发布。
指导企业根据农民工的身体状况合理
安排工作岗位，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开
展职业健康体检，不再以年龄为由“一
刀切”清退。这些措施的出台，让一部
分大龄农民工得以保住工作和岗位，也
吸引了不少外地大龄农民工前来天津
谋生。

值得注意的是，过了60岁的零工
不能投保工伤保险，很多工地就通过投
保团体意外险来应对；但是很多保险公
司又将团体意外险的最高承保年龄设
定为65岁，这对于65岁以上的大龄灵
活就业者来说确实存在着投保的不便，
工作中一旦受伤可能会导致保障不足
的问题。

周良期盼着能买到意外伤害保险，
这样就能降低工地和自己的风险。他也
期望着能有更多的保险公司推出高龄意
外保险产品，这样他们就能继续工作、赚
钱养家了。

“离线休息权”也需要保障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全

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首次提出
“将离线休息权入法”的建议，引发社
会热议，目前该提案已被立案。该提
案中提及很多劳动者被迫“隐性加
班”，下班以后回复钉钉、微信消息，24
小时待机，随时听从领导半夜训话和
发布工作指示。

河西区灵活就业者常玥对“隐性加
班”深有感触。两年前，她在网上找到了
一份电商客服的工作，当时发布工作的
人介绍的工作内容是：在电商聊天软件
上回答客户的提问，每天工作10个小时
左右，每天工资200元。

然而，当常玥工作一周后发现，自
己每天需要从早上七时开始回答客户
的提问，直到夜里22时结束，一天的工
作时长超过了14个小时。发布工作的
人则表示，14个小时中，只有九时至19
时之间的工作内容多，需要回复的提
问多。这个时间段就是10个小时，因
此总共工作14个小时是正常的，不算
加班。

常玥自己还要接送孩子，晚上还要
辅导孩子写作业，那边还要时刻拿着手
机接听客户的消息、回复客户的提问。
她觉得自己完全被这个线上兼职给困住
了，没有一点儿自由。她气愤地找到发
布工作的上家，要求按照加班标准支付
双倍工资。结果发现，当初线上根本没
有签订正式的工作合同，只有聊天记录
显示双方的短暂雇佣关系。

现在，这份线上兼职工作，上个月的
工资拖欠了20多天还没发放。常玥无
奈地表示，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拖欠
劳动者工资不能超过15天以上。现在，
她的劳动报酬权不仅没有得到保障，每
天的离线休息权也没有得到保障。她在
计划着，等这个月拿到拖欠的报酬后就
立即停工。

以前，常玥还找过线上翻译的短期
工，半夜被发布工作的商家电话叫醒，修
改文稿。她当即就发火了，半夜要睡觉，
哪有精力修改翻译稿。而发布工作的雇
主则称服务的对象是欧美客户，就得按
照甲方的工作时间来安排进度。这样的

线上兼职和灵活工作真的让她疲于应
付。从那以后，她就尽量不接欧美方面
的翻译订单了。

现在，常玥在互联网平台接设计、
翻译、客服等灵活工作时，会特别留意
工作时长和休息、作息的安排，遇到工
作强度和密度过大的活儿，她就直接拒
绝了。“工作也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如
果一份工作要牺牲休息时间而拖垮了
身体，那就没必要再做这份工作了。”她
也给其他线上灵活就业者提供了这样
的建议。

至于休息权应该如何保障，常玥觉
得，单纯的电话口头交谈或者聊天记录，
不足以明确和保障自身的权益。因此，
她建议求职者每次在线上接单，都要要
求发布工作的商家和中间人提供一份完
整的劳务电子合同，这是对双方的约束
和保障。

上门服务者需要“隐私权”保障
近期，52岁的王辛（化名）在劳务市

场寻找一份家政服务员的工作。在与多
位雇主交谈时，王辛明确提出，雇主的家
里不能安装摄像头，自己居住的房间里
也不能安装摄像头。对于这个要求，一
些雇主不认可。

一位雇主表示，自己聘用过多位家
政服务员，有过被欺骗的经历。因此，他
给家里安装了摄像头，就是为了监督家
政服务员的工作。现在的摄像头还有对
话功能，遇到家政服务员不认真工作、存
在可疑行为的，他就通过手机说话，提醒
家政服务员。
“我可不想在监视镜头下干活儿。”

王辛表示，“被人24小时盯着、防着，我
都没有一点隐私了。这样的雇主，即使
给再多的钱我也不愿意干。”

和王辛一样，现在的上门服务行业，
有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者反对服务对象
安装监控设施。一位装修工透露，自己
通过闲鱼等网络平台接单，上门从事家
庭装修业务，但是也会和雇主商议，不允
许雇主通过摄像头“监视”自己。“有一
次，因为自己去厕所的时间长了，就被雇
主在摄像头里喊话训斥。说实话，当时
感觉自己一点儿尊严都没有。”这位装修
工表示。

在零工市场，有灵活就业者反映，上
门服务的工作场所是雇主的家里，因此
处于被动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被无端增
加工作内容和时间，甚至被侵犯隐私也
时常发生。相关专家指出，上门服务类
工作是双方公平合作关系，不是人身的
从属关系，上门服务者的人格尊严和隐
私权也必须得到尊重。

有一些灵活就业者反映，在工厂务
工时，被要求戴上定位器，一旦离开超过
某个时间就报警。相关人士指出，这也
是严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应该予
以纠正。随着灵活就业人群的增多，应
该出台保障新就业群体权益的措施，为
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今年1月下旬，人社部、最高人民
法院、司法部等六部门印发了《关于加
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
作的通知》，进一步为解决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维权难、多头跑，办理此类纠纷
调查取证难、事实认定难和法律政策不
完善等问题立规矩。随着相关政策的
陆续落地，灵活就业者的权益能够得到
更好的保护，对稳就业、扩就业也会有
更大的帮助。

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加入“零工”、临时工等灵活就业队伍，他们在工作中有不一样的经历和诉求

灵活就业者期盼更多保障

在零工市场找工作的灵活就业者。

本报记者 李吉森摄
线上灵活就业者，期待劳动报酬和休息权等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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